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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想跟您聊一聊关于申

遗热这个话题。国家近几年关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非遗项目的申

报，大家都很关注。您是这方面的专

家，今年两会上带来哪些提案呢？

田青：在这几年的政协会上，我都

陆续提出了一些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有关的提案，有些提案得到了很好的

解决，比如几年前我提出来国家要修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现在这个遗产馆已

经正在设计了。

今年我的一个提案就是针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

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地方上长期存在“重申报、轻保

护”的现象。我们屡次提出，社会也有批

评，但是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今年我

提出的一个提案，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主

旨就是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对

地方官政绩考核的项目。现在我们对地

方官的考核，已经不完全唯 GDP 了，今

年环保也成为考核的一个选项。我想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或者整个文化遗

产的保护，假如能够进入地方官的考核

项目，这是解决大问题了。假如考核总

分为 100分，GDP占 60分，甚至占 70分，

这都没有问题，环境保护比如占 20 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占上 2 分、3 分，哪

怕1分，我觉得也比没有要好得多。

主持人：说到底还是为了引起地方

的重视，让非遗保护真正能够落到实

处。您曾经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

统文化中最基础的一个部分，但随着社

会的发展，很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这些文化消失

的原因是什么呢？

田青：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巨大的社

会变革，不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在整

个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我们的现代化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是举世公认

的。我们用 30年走过欧洲国家 200年才

走完的历程，他们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

业文明用了一二百年，我们用 30年跨过

这样一个大门槛，所以在这样一个巨大

的社会变革中，肯定是大起大落、大风大

浪都有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社会

的这 30 年，一心一意地奔现代化，无暇

旁顾。在今天我们取得了重大成就之

后，才可能驻足思考，才可能回眸眺望，

而这对一个前进的国家和民族来讲是非

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只知道往前奔，无

暇驻足思考、无暇回眸眺望，我们可能连

走到哪儿去都忘了，更找不到来时之路。

我想我们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之

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在这个

过程中丢了一些东西，有些东西丢了之后

再也捡不起来了，而且也出现了传统文化

的中断，从文化到精神、到民俗等各个方

面，都出现了很多丢失的现象。所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说是我们民族文

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在

现代化奔跑的过程中必然要走的一步。

我们不能光往前跑，也应该想一想，应该回

头望一望。在这个过程中，近10年来在全

社会掀起了非遗保护的热潮。这个热潮，

包括非遗保护10年的工作，我个人认为这

是我们文化系统做得最有光彩的一件事

情，也是最得到民众拥护的一件事情。

我们文化工作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

的工作，比如精品戏的评比也很重要，但

是和普通百姓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但

非遗保护这件事情，从中央领导到普通

百姓都很重视，因为从意义上来讲，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我

们民族的 DNA。几天前，《中国政协报》

刊登了我一篇文化随笔，题目就叫“传统

文化不能转基因”，现在社会上都在争论

转基因食品这个问题。我对科学是外

行，但是我认为传统文化不能转基因。

传统文化这个基因，现在已经面临着被

很多异文化侵蚀、替代和覆盖的危险。

心理学家有一个观点，我们喜欢吃

什么，3岁以前就形成了，而且形成之后

会伴随你终生。所以，很多中国人出国

访问，过了一个礼拜，吃得再好，还是想喝

粥、豆浆，想吃小咸菜，这个口味是你3岁

以前形成的。现在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吃

麦当劳、肯德基，他们从舌尖到审美，到他

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全球化”了，但实际

上不是全球化，而是西化。我们现在的教

育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双语教育。全球

化虽然好，能让我们的孩子掌握两种甚至

三五种语言，但问题是你的母语怎么样？

掌握另一种语言，不能以牺牲自己的母语

为代价。假如你考英语能及格，但中国话

说不好，中文写作错字连篇，这个代价我

们付不起。我们要培养的是现代化的中

国人，不是一个没有国籍、没有祖国、没有

文化传统、没有思乡之情，对自己传统文

化也没有了解的所谓的国际人。

我到美国去，给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是不是国庆，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很

多地方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国旗。这种

爱国精神和对本民族的爱，是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从小培养的。我们

要培养年轻人有这种认同感，而非物质文

化遗产就是使这种抽象的认同变得可触

摸、可接近，变得水乳交融和自己的生命

融为一体的方式。

我记得二战的时候，莫斯科被德军包

围，炮声隆隆，当时斯大林在红场做了一

个讲演，讲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产生了普希

金、屠格涅夫、柴可夫斯基的民族，这样的

民族是不会消亡的。他就用这些文化名

人、用俄罗斯的文化激励了红军战士。假

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些文化

名人，没有深入到俄罗斯士兵的心中，这

个爱国主义是抽象的。

什么叫爱中华文化？我爱李白杜甫、

爱唐诗宋词元曲、爱京剧，我爱我们一切

的文化，这就使爱国主义变得沉甸甸、活

生生的，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是魂，

没有根轻飘飘的，不知道会飘向哪，没有

魂就是行尸走肉。

主持人：从您刚才的讲述中，我们感

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分量。您前面提到一

个词叫文化自觉，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尤

其当代年轻人该怎么做，才能做到文化自

觉呢？

田青：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们有

足够的文化自觉吗？》，文章里我引用了费

孝通的一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一句话各美其

美，头一个美是个形容词或者动词，我要

把我的美彰显出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美

彰显出来，就叫各美其美。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美人之美，我们美人之美做得很不

错，比如郎朗的钢琴、我们的芭蕾舞在世

界上获奖，这都是美人之美，就是我们能

够把别人的美发挥得非常好但是前提还

是各美其美。假如我们只能美人之美，就

很难做到美美与共，因为这个过程中没有

自己。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要发扬光大，各

美其美，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我在那篇文章里专门举了日本的文

化自觉的例子。很多人到日本去，看到日

本的文化，它是两轨制，分得清清楚楚，一

方面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的东西，它的动

漫，它的流行音乐。另外，每个日本人都

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敬畏之心，他们去看

歌舞伎的时候，都是着盛装，穿着和服。

日本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这么好，这

是因为日本是全世界第一个公布文化遗

产保护法的国家，比我们早了半个多世

纪，在全世界也是第一个。

日本的文化自觉不是一开始就是这

样的，它经历了一个 180度的转变，也就

是说它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和我们一

样，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把自己

的传统文化当做落后的、腐朽的东西，要

毫不留情地抛弃，然后进行全面西化的

现象。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明

治维新的口号是“脱亚入欧”，日本在那

个阶段就是全面学习西方，把自己的文

化统统扔掉了，包括大相扑，说这是“野

蛮的裸体游戏”，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观

点来看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今天他们全

部改了回来。二战失败后，这个民族重

新审视自己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最

后日本人发现，只要我们这个民族还有

大相扑、歌舞伎，还有寿司、生鱼片，还

有榻榻米、和服，只要这些传统文化还

保存着，这个民族就存在。所以，日本

人不是文化自觉，而是被文化自觉，才

认识到必须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是

一个民族的根。

我们这 30年高歌猛进，我们现代化

建设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如果全民族在

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化不

能够以中断传统文化作为代价的话，这

是真正的文化自觉。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有一句话说

得特别好，用西方的文化审美观点来评

价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错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弯路。确实，我

们应该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毕竟中国拥

有五千年文明史。也许正是大家突然间

发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就出现了

申遗热，您怎么看这几年的申遗热呢？

田青：申遗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很多地方政府把申遗当成目的，也就造

成了“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但是，从

全面看申遗热不是坏事。10年前，假如

我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一定

满脸愕然，不仅你不知道，全中国 10 年

前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过

这个词。通过这 10年不懈地宣传，现在

申遗变热了，我觉得首先这是一大进步。

应该说，非遗保护工作这 10年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我们起步虽然比日本晚

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我们进步太快了。

短短 10年间，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

项目达 38项，居世界第一。我国建成了

从县、市、省到国家的 4 级名录保护体

系，已经批准的 3 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达

1219 项。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全国普

查，摸清了家底，现在尚存的非遗资源

约有 87 万项。我们还建立了传承人制

度，公布了 4 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

名单，共 1986 人。然而也就在这 10 年

当中，尤其近几年，1986 位传承人已有

150 余位去世了。借鉴日本、韩国的经

验，我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给予了一定的

社会地位和经济资助。比如，每年为每

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发放 1 万元补

助，这是这些年国家对非遗投入的一小

部分。我们还建立了文化生态保护区，

整体保护非遗和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这是我国非遗保护的一个

创造性的经验，即整体性保护。此外，我

们还创造了一些经验，比如生产性保护，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传统技艺、传统

美术、传统中医药等类型的项目进行生产

性的保护。比如一项手工技艺通过生产

性保护，就能够把它保存下来、传承下去，

使其有继续发展的动力。

另外，在行政方面我们也颁布了一

些有关非遗保护的规定。比如国务院规定

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国家的“文化

遗产日”，这是在我们取消了大量的节日活

动后，定下来的国家的“文化遗产日”。更

重要的是，3年前我们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

法》），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之后文化领域的又一个法律。这个法

律的制定，标志着非遗保护工作已上升到

国家层面。以上这些是我们在不到10年

的时间里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主持人：我国是在 3年前颁布了《非

遗法》，将非遗保护工作上升到国家层

面，但是现在也有人说《非遗法》沦为一

纸空文，并不能在非遗保护方面起到实

质性作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田青：这个恐怕不能这样看，大陆法

系把法律分成公法和私法。公法比如刑

法、宪法。私法比如民法。在公法、私法

之外，还有一种叫社会法，社会法就是用

行政的手段来规范社会一些行为的，比

如劳动法、工会法、公益事业捐助法、红十

字会法、促进就业法等就属于这类法律，欧

洲一些先进的国家还有图书馆法，像这一

类的法律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用法律的

形式规范社会的行为，不能说没有惩罚行

为就是一纸空文。

《非遗法》的颁布把非遗保护由政府

工作上升为国家意志，是我国非遗保护

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到目前为止，

已有 13个省（区、市）出台了地方性的非

遗保护条例。当然法律要细化，包括《非

遗法》，应该不断地完善，这一点是没有

问题的。

除了法律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规

则。比如，文化部非遗司最近几年做了

一个事情，就是建立了非遗项目保护单

位的退出机制，就是要检查甚至抽查，

给你规定了你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也规定你这个单位是非遗保

护项目的责任单位。但是通过检查，发

现你没有履行职责，保护不力，或者是

根本不具备履行保护职责的条件和能

力，就取消其资格。这几年因此调整和

取消的就有 300 多个保护单位。比如，

天津有一个传统音乐叫津门法鼓，原来

的单位保护不力，就予以调整了。当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项目保护单位因为文

化体制改革、行政区划变更、单位职能调

整等原因也发生了变化，不再适合做保

护单位，政府部门也对它们作了调整。

但是，不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被

社会广泛认知。包括法律的执行，这些

年非遗保护检查工作的执行，恐怕社会

上了解得不多。

我觉得也需要提醒大家，非遗保护这

些年来，我们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宣传阶段，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什么

叫非遗保护，为什么要保护？第二个阶

段就是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落实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做得多、说得少，所以很多人

存在着一些误解。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

起步晚、速度快，因为起步晚，因为速度

快，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前

进中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一是要认清、

严肃对待，二是要踏踏实实地解决。

主持人：随着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发

展，很多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如何走入当

下生活，与现代生活相对接的问题，请问

您怎么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

田青：对这个问题，我一贯是讲得

非常清楚的。日本人也曾经创新，比如

它的歌舞伎在明治维新之后，曾经把

自 己 的 歌 唱 方 法 变 成 西 方 歌 剧 的 方

法，把自己传统的舞台也变了，学习西

方话剧的舞台布景，在舞台上搭房子之

类的，最后发现这么做已经不是歌舞伎

了。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戏，其实

在走日本几十年前他们走过的一条弯

路，很多地方戏都是请作曲家来谱曲，要

写现代剧目，加上声光电，弄上一个大乐

队——西方的乐队，大提琴都加进去。

他自以为是创新，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

个创新和旁边那个省、那个县的剧团的

创新是一模一样的，创新的榜样就一

个，就是西方的歌剧。结果就是所有

的地方戏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同程度

地让自己地方戏的特色没有了。

我做一个大胆的悲观的猜测，假如

我们不把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保护好，我

们只一味地讲创新，再过 20 年，我们的

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城市一样了，每个

城市都在创新，都在拆旧房子、盖新房子，

现在盖的所有的房子一模一样。创新不

能是同质化的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别人

说我是保守派，我不因成为保守派为耻，

反以为荣。我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望

精神家园，我何罪之有呀？这个保守派不

应该做吗？尤其最近，我看到习总书记

在山东曲阜的讲话，讲得非常好，非常旗

帜鲜明，就是我们要提高民族的软实

力。习总书记讲软实力要立足于中华传

统文化，要讲清楚传统文化的历史来源，

它的发展脉络，它的特色和它的价值。

你只有知道这些东西，把这个讲清楚

了，你才能创新。

几年前我在某戏剧学院做非物质文

化遗产讲演。讲演之后，一个学生问我，

梅兰芳当年就创新，为什么梅兰芳可以创

新，我不可以？我回答很蛮不讲理，“对

了，就是梅兰芳可以创新，你不可以创

新。”为什么？很简单。梅兰芳会 500多

出大戏，你连3出折子戏都没学会，你往哪

创新呀，你知道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吗？

你知道这个剧种的好在哪吗？你对它的

神和魂都没了解，怎么创新？

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你以为把馅

饼的馅放在面外头就是创新？那叫披

萨，人家意大利人早就那么做了，不是

你没做过的就叫创新。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地方戏，它好在哪，它的特色是什

么，有哪些东西可以改，哪些东西不可

以改，哪些东西可以砍，哪些东西不可

以砍，要是把头砍掉了，命都没有了，你

创什么新？所以，你首先要对传统文化

有了解，有继承，才能创新。不要再走

日本人当年明治维新的弯路了，或是等

到被文化自觉的那天才有所觉醒，我们

今天就应该有这个文化自觉。

编者按：目前，我国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击，很多优秀的剧种、传统技艺正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了当务之急。申遗热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申遗对非遗保护工作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当代年

轻人应该如何做到文化自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创新又该持什么观点？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做客人民网文化频道，就以上话题进行了阐述。本刊将访谈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传统文化不能转基因
——全国政协委员田青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维族乐器制作艺人在非遗展会上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四川民族民间歌舞表演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田 青 做 客 人

民网 王鹤瑾 摄

◆现在社会上都在争论转基因食品这个问题。我对科学是外行，但是我认为传统文化不能转基因。传统文化这个基因，现在已经面临着被很多异文化侵蚀、
替代和覆盖的危险。

◆我们要培养的是现代化的中国人，不是一个没有国籍、没有祖国、没有文化传统、没有思乡之情，对自己传统文化也没有了解的所谓的国际人。
◆什么叫爱中华文化？我爱李白杜甫、爱唐诗宋词元曲、爱京剧，我爱我们一切的文化，这就使爱国主义变得沉甸甸、活生生的，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是魂，

没有根轻飘飘的，不知道会飘向哪，没有魂就是行尸走肉。
◆我们这30年高歌猛进，我们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如果全民族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化不能够以中断传统文化作为代价的话，这是

真正的文化自觉。
◆非遗保护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阶段，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什么叫非遗保护，为什么要保护？第二个阶段就是踏踏实实地一步一

步落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做得多、说得少，所以很多人存在着一些误解。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起步晚、速度快，因为起步晚，因为速度快，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
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一是要认清、严肃对待，二是要踏踏实实地解决。

◆一个学生问我，梅兰芳当年就创新，为什么梅兰芳可以创新，我不可以？我回答很蛮不讲理，“对了，就是梅兰芳可以创新，你不可以创新。”为什么？很简单。梅
兰芳会500多出大戏，你连3出折子戏都没学会，你往哪创新呀，你知道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吗？你知道这个剧种的好在哪吗？你对它的神和魂都没了解，怎么创新？

田青简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

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兼

任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

佛教协会顾问等职，长期致力于中

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

究，积极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著有《中国宗教音乐》、

《净土天音》、《捡起金叶》、《佛教音

乐的华化》等多部著作。


